
从配角到主角:
俄罗斯中东政策的转变

唐志超

【内容提要】 冷战期间，苏联和美国是中东竞技场的主角。随着冷战结束
和苏联解体，作为原苏联继承人的俄罗斯在中东的地位一落千丈。由于政局动
荡、实力缩水以及对外战略的根本转变，很长一段时期里俄罗斯在中东地区事务
上沦为配角。进入普京时代后，俄在中东的地位逐步提升。尤其是进入新世纪第
二个十年后，针对中东新乱局，俄罗斯持续发力，借助叙利亚战争积极重返中
东，再度成为中东的主要玩家。“美退俄进”成为当前中东地缘政治发展的鲜明
特征。不过，受实力所限，目前俄在中东地位仍难与美竞争，也难与苏联时期相
媲美，普京的中东政策仍坚持实用主义路线，中东并非陷入美俄“新冷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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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俄罗斯从中东开始大规模退却，影响力随之下降
到历史最低点。在沉寂二十年后，俄又重返中东政治中心舞台。这一变化既符合
历史的逻辑，又存在现实的因素。本文尝试通过对这一历史和现实进行梳理与剖
析，深入解读当前及未来的俄罗斯中东政策，探寻其中的变与不变之处。

一 俄罗斯中东政策的历史演进

俄罗斯与中东是近邻。沙俄曾与奥斯曼帝国、伊朗接壤，苏联则与土耳其、
伊朗两国为邻。苏联解体后，由于中亚五国和高加索三国纷纷获得独立，俄罗斯
不再与中东直接接壤，只是与土耳其、伊朗隔海相望 ( 黑海和里海) 。

俄罗斯对中东素有历史情结，研究当代俄罗斯的中东外交，必须要追根溯源。
1453 年，奥斯曼土耳其人攻陷君士坦丁堡，灭拜占庭帝国，建立起疆域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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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欧亚非的奥斯曼帝国。自奉为 “第三罗马”的莫斯科宣布自己是拜占廷帝国
的继承者和东正教的保护人。从 17 世纪至 19 世纪，沙俄与奥斯曼帝国展开了十
多场血腥战争①，结果是奥斯曼帝国丧失大量领土，而俄罗斯领土则不断向黑海
南岸、巴尔干和东欧、高加索等地扩展。近代史上著名的 “东方问题”，实际上
就是沙俄与欧洲列强如何瓜分奥斯曼帝国的问题，这一矛盾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
战，最终导致奥斯曼和沙俄两大帝国崩溃。在两大帝国的废墟上，分别诞生了两
个新生政权: 土耳其共和国和苏维埃俄国。

一战结束后，苏维埃政府实行支持东方民族的全新外交路线，即支持殖民地
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为此，苏联积极发展与土耳其、伊朗、阿拉伯民族的
友好合作关系。苏俄不仅是第一个在外交上承认土耳其共和国的国家，还为土耳
其赢得民族独立战争胜利提供了关键性的军事和经济支持。1921 年 3 月，苏俄是
承认土耳其大国民议会政府的第二个国家，并与之签署 《莫斯科条约》。苏维埃
政权还支持沙特、埃及反对英国殖民的斗争。苏联是最早承认 “內志和汉志王
国”② 的国家。1924 年，苏联就向吉达派出了首任总领事卡里姆·哈基莫夫
( Karim Khakimov) ③。1932 年，沙特国王派其子费萨尔亲王访问苏联。只是后来
由于沙特倒向了美国，苏沙关系才转冷。

二战期间，苏联与土耳其和伊朗两国的关系比较复杂。一方面，土耳其和伊
朗是苏联获得盟国援助的主要通道，两国与苏联均保持密切合作关系。另一方
面，由于土耳其和伊朗均不同程度执行亲德的中立政策，导致两国与苏联的矛盾
与摩擦不断上升。1941 年，苏联联合英国直接出兵占领伊朗，伊朗实际上处于
英苏监护之下，这一状况直至 1946 年才结束。二战结束后，苏联对中东政策发
生重大转变。苏联与西方阵营围绕土耳其、伊朗等地展开激烈争夺，成为引发冷
战的主要导火索。苏联向土耳其提出驻军海峡、归还领土等要求，并拒绝按先前
约定从伊朗撤军，这一政策导致苏联与两国关系严重恶化。更重要的是，苏联的
威胁还迫使土伊两国加入西方阵营，寻求安全庇护，并为美国大举进入中东提供
了借口。1947 年初杜鲁门总统推出了“杜鲁门主义”，宣布向土伊提供援助以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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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俄土战争爆发于 1676 ～ 1681 年，之后又在 1687 年、1689 年、1695 ～ 1696 年、1710 ～ 1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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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特主要分汉志和內志两部分。1924 年內志国王阿卜杜拉·伊本·沙特兼并汉志，两个王国合
并。1932 年更名为沙特王国。阿卜杜拉·伊本·沙特为沙特开国君主。

卡里姆有“苏联的阿拉伯劳伦斯”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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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苏联的扩张，从而正式拉开了冷战序幕。这一时期，中东地缘政治版图发生重
大变化。作为昔日 “主人”的英法殖民势力被迫逐步退出中东，苏美则以 “进
步势力”身份乘机填补地区权力真空。与此同时，一大批新生的阿拉伯国家以及
以色列出现在中东政治舞台上。苏联高举 “三反”旗帜 ( 反封建、反殖、反
帝) ，大力支持地区民族民主运动和左翼政治组织，培育了一大批地区盟友，如
埃及、叙利亚、利比亚、巴勒斯坦、伊拉克、也门、阿尔及利亚、苏丹等国。苏
联被部分阿拉伯世界奉为“救星”，而苏联在地区也是以 “救世主”自居，大力
推销苏联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发展模式①。在苏联支持下，1967 年也门社会
主义共和国 ( 南也门) 成立，成为中东唯一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苏联在该
地区的最忠实盟友之一。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埃及总统萨达特②弃苏投美、

苏联入侵阿富汗 ( 1979 年) 以及两伊战争 ( 1980 ～ 1988 年) 等一系列重大事件
重挫苏联在中东的声誉和地位，特别是阿富汗战争激起了中东伊斯兰国家对苏联
的敌意。沙特、土耳其等中东国家联手西方国家积极支持阿富汗抗击苏联侵略。

以本·拉登领导的“基地”组织为首的全球圣战势力也由此开始崛起。1985 年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在内政外交上推行 “新思维”，单方面退让以寻求与西方缓
和关系。在中东地区事务上，苏联抛弃或远离地区盟友，加速了中东国家对苏联
的离心倾向。由于苏联减少支持，巴勒斯坦民族解放阵线被迫走上与以色列和谈
道路。1990 年，马德里中东和会确立了以 “土地换和平”的原则。虽然名义上
苏联与美国同为和会的两个主席国，但实际上苏联已沦为配角。苏联还大幅减少
对南也门支持并撤军，实行多年社会主义的南也门被迫 “改革”，并最终走上统
一道路。1991 年，海湾战争爆发，成为美国主导的中东新秩序确立的主要标志。

苏联在中东已丧失了主导者地位。

冷战结束和苏联崩溃后，俄罗斯综合实力急剧下降。叶利钦执政初期，俄基
本执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在全球重大问题和地区热点问题上大体按西方
意愿行事。俄从中东大规模收缩，大幅削减对传统地区盟友的支持、援助。叶利
钦在总统任内未安排出访中东。1992 年，作为苏联在中东及地中海地区重要军
事威慑的地中海舰队遭解散，俄罗斯只在叙利亚保留了在中东的最后一个军事基
地 ( 塔尔图斯港) 。在一系列地区危机中，俄虽然仍努力扮演协调人角色，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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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xey Vasiliev，Ｒussia’s Middle East Policy: From Lenin to Putin，Ｒoutledge，2018. pp. 11 － 27.
1970 年纳赛尔总统病逝，萨达特继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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斡旋外交，但并无多大作为。作为两个共同协调人之一，中东和平进程事务基本
由美说了算，俄只是配角。在与伊朗的军事与核合作问题上，迫于美国压力，俄
不得不停止或限制与伊合作，并一再推迟原计划于 1999 年完工的布什尔核电站
完工日期①。1995 年，美国副总统戈尔与俄总理切尔诺梅尔金达成一份协议，俄
承诺限制对伊军售和核合作②。这一时期，俄中东外交更加平衡，开始改善与以
色列以及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并积极开展经贸合作。俄与以色列关系不断改
善，签署了一系列合作协议。90 年代有 11 万俄罗斯犹太人移民以色列③，成为
推动两国关系的积极因素。1994 年 11 月，俄总理切尔诺梅尔金访问海湾四国
( 沙特、阿联酋、科威特、阿曼) 。1992 年 1 月和 1994 年 4 月，沙特外交大臣费
萨尔亲王访俄。俄还与阿联酋、科威特等国签署了多项经贸和军售协议。这一时
期，俄罗斯积极拥抱西方的政策并没有带来实质性回报，俄对美不满增加。西方
竭力削弱俄在中东影响，而俄则针锋相对。1996 年 1 月，叶利钦解除了亲西方的
科济列夫外长职务，改任著名中东问题专家普里马科夫为外交部长。普里马科夫
担任外长和总理期间，俄中东外交进入活跃期。普里马科夫倡导建立多极世界，

反对美国单极霸权和北约东扩，主张俄发挥全球性大国作用。这一时期，美俄围
绕两伊问题斗争最为激烈，俄将加强与伊拉克和伊朗的合作作为中东政策的重
点，反对美对两伊制裁，并动辄对伊拉克发动军事打击。车臣问题日渐成为俄罗
斯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土耳其、伊朗关系中的一个突出问题。俄罗斯与沙特、伊
朗和土耳其在中亚也展开了激烈竞争，竞相拉拢新独立的中亚五国，俄对中东三
国对中亚的“双泛”( 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 渗透非常关注。

自 2000 年始，俄罗斯进入普京时代。这 20 年的俄中东政策可分为前后各十
年的两个截然不同阶段。在前一个十年 ( 2000 ～ 2010 年) ，俄中东政策虽较以往
更加活跃，取得局部突破，但在地区地位并无重大提升，在与西方的竞争中仍处
于守势。2000 年发布的俄联邦对外政策构想提出，俄中东政策的优先任务是恢
复和增强俄罗斯在该地区的地位，特别是经济地位。此外，出于解决车臣问题以
及反恐需求，俄罗斯也将加强、改善与中东国家关系视为解决维护国内稳定、打
击恐怖主义等问题的重要途径。2000 年 10 月，俄外长伊万诺夫访问中东 8 国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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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 年俄伊签署布什尔电站建设协议，计划 1999 年完工，但 2015 年才最终交付。
Mark N. Katz，“Ｒussia and Iran”，Middle East Policy，September 2012，Volume XIX，Number 3.
Jonathan Adelman，“Ｒussians and Jews: The Odd Couple”，Jerusalem Post，October 11，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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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称在中东问题上俄发挥更大作用的时机已经成熟①。普京打破了叶利钦时代俄
总统近十年未出访中东的历史记录，多次出访中东。2004 年，普京总统首次访
问土耳其，其后又于 2005 年、2007 年两次访土。2005 年，普京访问以色列、埃
及和巴勒斯坦三国。2006 年，普京访问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2007 年 2 月，普
京访问沙特、卡塔尔和约旦，这是俄国家元首首次访问沙特以及阿拉伯半岛地
区。对此，美国学者发出警告，“俄罗斯已重返中东”②。2007 年 10 月，普京访
问伊朗，这是俄总统首次访伊。2008 年，普京访问利比亚。此外，梅德韦杰夫
总统也多次出访中东③。俄罗斯在地区事务上开始发出独立声音，不再完全追随
美国。尽管如此，这一时期普京的中东外交主基调仍是务实主义。比如，在伊核
问题上，俄与美对抗同时，也配合美对伊实施制裁。更重要的是，由于“9·11”

事件后美先后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俄中东的传统盟友和伙伴纷纷脱离
俄罗斯轨道加速向美靠拢: 萨达姆政权被推翻; 利比亚卡扎菲弃核; 也门和阿尔
及利亚选择成为美反恐伙伴; 伊朗、苏丹和叙利亚在地区和国际上日益孤立。这导
致俄在中东影响力在 “阿拉伯之春”爆发前急剧下降。在第二个十年 ( 2001 ～
2020) ，俄罗斯借助中东之乱大举进入中东，坚决出兵叙利亚捍卫自身利益，全
面拓展与地区国家关系，成功实现了重返中东，再度成为中东政治舞台的主角，

一举扭转了昔日被动局面。

二 叙利亚战争助推俄罗斯重返中东: 从配角到主角的关键转折

普京时代前后两个十年的中东政策有着巨大差异，而叙利亚战争则是推动发

生这一重大转折的最重要外部驱动力。
2011 年初，西亚北非地区爆发席卷整个地区的大规模反政府抗议活动，直

接导致突尼斯、埃及、也门和利比亚四国领导人下台。这场抗议活动也很快蔓延
至叙利亚，并逐步演变为一场持续数年的大规模地区战争。俄罗斯决心捍卫自身
利益，维护叙利亚稳定，为此开始逐步深度卷入叙利亚冲突。从 2011 年至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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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重返中东政治舞台》，新华社 2000 年 11 月 17 日。
Ariel Cohen，“Putin’s Middle East Visit: Ｒussia is Back”，March 5，2007. https: / /www. heritage. org /

europe / report /putins － middle － east － visit － russia － back
梅德韦杰夫于 2008 年 5 月至 2012 年 5 月任总统，普京出任总理。2009 年，梅德韦杰夫访问埃及。

2010 年，梅德韦杰夫访问叙利亚、土耳其、以色列、巴勒斯坦和约旦等 5 国。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 2020 年第 2 期

年 9 月，俄主要在政治、外交和经济上支持叙政府，并 7 次在安理会否决关于叙
利亚战争的提案。随着极端组织 “伊斯兰国” ( ISIS) 的兴起，巴沙尔政权面临
压力持续增大。2015 年 7 月，叙政府正式请求俄罗斯政府出兵相助。2015 年 9

月 30 日，俄罗斯以“打击‘伊斯兰国’”为名正式出兵，这是冷战结束后俄首
次在原苏联范围之外采取军事行动。

俄罗斯之所以出兵叙利亚，主要是为了维护俄在叙利亚以及该地区的利益。

自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叙利亚就是俄罗斯的坚定地区盟友，这一关系经受了冷
战结束和苏联解体的考验。1971 年苏叙签署协议，叙同意苏联在塔尔图斯港建
立军事设施，使苏联在地中海有了稳定的军事存在。1972 年，苏叙签署 《和平
与安全条约》。1980 年两国签署为期 20 年的《苏叙友好合作条约》。叙利亚也是
接受苏联援助最多的中东国家。1980 ～ 1984 年间，苏联对叙援助每年达 24 亿美
元。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大幅削减对叙援助，但 1985 ～ 1989 年间每年也有 13 亿美
元①。冷战结束后，俄叙延续了旧日关系。对俄罗斯而言，叙利亚是俄在中东的
最后一个铁杆盟友。塔尔图斯港不仅是俄罗斯在中东及地中海地区的唯一军事基
地，也是俄在原苏联范围之外的唯一军事基地，保留这一基地对俄具有重要战略
价值和象征意义。

当然，俄决心出兵捍卫巴沙尔政权也受其他因素驱动。首先，俄反对西方搞
“颜色革命”，并阻止 “阿拉伯之春”向俄罗斯及周边蔓延。俄舆论普遍认为，
“阿拉伯之春”的爆发固然内部原因是主要的，但美国及西方策划的 “颜色革
命”是重要外部因素，是西方的一个阴谋。2011 年 2 月，梅德韦杰夫总统在国
家反恐委员会会议上指出，中东发生的这一幕此前西方也为俄罗斯设计过②，这
在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格鲁吉亚都已上演。俄罗斯决心打破以往在南斯拉
夫、利比亚等地节节退缩的惯例，从乌克兰到叙利亚开始对西方采取强势反击③。

其次，深入前沿开展反恐斗争，维护俄罗斯的国家安全利益。2014 年极端
组织“伊斯兰国”的异军突起是叙利亚战争中的意外事件。它不仅从全球吸引
了数万“圣战者”，也吸引了大量来自俄罗斯北高加索地区的极端分子。“伊斯
兰国”对俄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普京总统称，有 5 000 ～ 7 000 名俄恐怖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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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Michael Sharnoff，“The Syria － Soviet Alliance”． https: / /www. jewishpolicycenter. org /2009 /02 /28 / the －
syria － soviet － alliance /

Alexey Vasiliev，Ｒussia’s Middle East Policy: from Lenin to Putin，pp. 430 － 432.
唐志超: 《俄罗斯强势重返中东及其战略影响》，载《当代世界》2018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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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叙利亚加入 “伊斯兰国”极端组织。俄罗斯视这些训练有素、具有军事经
验的大量恐怖分子对境内渗透为最重要威胁①。俄出兵叙利亚，打击恐怖分子，
可谓御敌于国门之外。在叙利亚挫败了大规模装备精良的恐怖分子时，普京高度
赞扬俄军在叙利亚战场的上佳表现，“把我们祖国的巨大威胁阻止在遥远的边界
之外”②。

最后，充分把握时局变化，提升俄罗斯在中东的大国地位。一开始，俄罗斯
对中东乱局持旁观态度。但随着局势变化，俄也开始调整政策。卡内基莫斯科中
心主任德米特里·特列宁指出，普京外交政策的目标是恢复俄罗斯作为全球性大
国的地位，与美国在中东展开竞争是作为大国的重要标志，为此才有了俄在叙利
亚的行动③。美国的政策调整与变化也为俄罗斯提供了空间。从地区层面看，奥
巴马和特朗普在中东实施的是战略收缩政策，不愿陷入中东泥潭。从 2013 年化
武危机中奥巴马在最后一刻放弃动武到面对 “伊斯兰国”日益猖獗而不愿动用
地面部队，这充分显示奥巴马政府不愿深度介入叙利亚，对推翻巴沙尔政权心存
犹豫，这一外部因素促使俄下决心深度介入，毋庸担心因此与美发生猛烈冲突。
此外，也有说法称，俄罗斯之所以出兵叙利亚，是希望借助叙利亚转移西方在乌
克兰问题上的注意力，并试图以叙利亚换取西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回报④。这一
看法有一定道理，但其在俄出兵叙利亚决策中的地位不应被高估。

俄罗斯出兵叙利亚不仅是叙利亚战争的转折点，也是俄罗斯中东政策的转折
点。俄罗斯的直接军事介入，不仅根本上改变了叙战场态势以及叙利亚局势走
向，也极大改善了俄在中东其他地区的形势，提升了俄罗斯在中东以及国际上的
影响力。俄直接军事介入使叙战局发生逆转，改变了力量对比和战场态势，遏阻
了外部势力的军事干预，稳固了巴沙尔政权。俄出兵前，叙利亚政府只控制约全
国领土的 1 /6，可谓危在旦夕⑤。据俄方称，截至 2018 年 12 月，俄军在三年半
时间里，总共消灭了 8. 75 多万名武装分子，解放了 1 411 个居民点和 9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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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Vladimir Putin answered Ｒussian journalists’ questions”， http: / / en. kremlin. ru /events /president /
news /62047

“Concert to mark Defender of Fatherland”. http: / / en. kremlin. ru /events /president /news /62851
“How Ｒussia Became the Middle East’s New Power Broker”. http: / /www. newsweek. com /how － russia －

became － middle － easts － new － power － broker － 554227
Vladimir Frolov，“Mission Incomplete: Syria Has Not Achieved Bipolar War for Ｒussia，”http: / /www.

themoscowtimes. com /opinion /article /mission － incomplete － syria －…
截至 2015 年 8 月 10 日，叙政府控制领土约 29 797 平方公里 ( 全国领土为 185 180 平方公里) 。

“Syrian government no longer controls 83% of the country” . https: / /www. janes. com /article /53771 /syrian －
government － no － longer － controls － 83 － of － the －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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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利亚领土①。目前，叙利亚政府已经恢复了对全国近 2 /3 领土的控制权。出兵
叙利亚也使得俄在叙利亚问题上发言权得到很大提升，实现了由美主导向俄主导
的格局转换。

政治上，俄罗斯另起炉灶打造了新的政治进程——— “阿斯塔纳进程”，大有
取代“日内瓦进程”之势，确保叙政治进程按俄罗斯设计的轨道发展。军事上，
借助反恐，俄罗斯扩建了塔尔图斯海军基地，新建了霍梅米亚空军基地，两个基
地租期均为 49 年②。除了这两个永久军事基地外，俄在叙还使用多个空军基地、
监听基地。安全上，俄罗斯构建战术联盟联合伊朗和土耳其，主导建立了四大
“冲突降级区”，大大缓和了政府军与反对派的军事冲突，并逐步推动由政府军
接管降级区③。

俄军事干预叙利亚并获胜具有强大的外溢效应。首先，俄强力军事干预的决
心和勇气推动地区国家改变对俄态度与政策。土耳其和沙特等海湾国家纷纷改变
政策，寻求与俄合作。埃及、伊拉克、阿尔及利亚、伊朗和苏丹等重新寻求加强
对俄伙伴关系。美国政府前中东问题特使丹尼尔·罗斯撰文称，为何中东领导人
有事去找普京而非奥巴马，是因为俄虽在军事上逊于美国，但它比美更愿采取行
动，而这已改变了中东的权力生态。“普京和中东领导人都懂得强制的逻辑。”④

其次，俄罗斯出兵叙利亚推动了地区格局的转换，在地区和国际层面上确立
了“一个新的战略范式”，不仅对叙利亚内战各方角逐及力量平衡形成，还对超
级大国的全球竞争产生重要影响⑤。俄罗斯在中东的新存在和新作用促使地区国
家以及欧美重新考虑自己的地区政策，重新认识俄罗斯在地区的新作用以及与俄
罗斯的关系。在保卫盟友安全和关乎地区稳定的重大事务上，俄罗斯的进与美国
的退形成强烈对照。一向尊重实力的中东国家日益认识到，俄罗斯是唯一能够且
敢于挑战美国的全球性大国，具有敢于实施其战略和维护其利益的意识和决心。

8

①

②
③

④

⑤

《俄防长: 叙利亚在俄军支持下三年来彻底粉碎“伊斯兰国”匪帮》，http: / / sputniknews. cn /
military /201810201026622307 /

2017 年俄叙达成俄租借海空军基地协议，49 年期满后可续期。
2017年，俄罗斯、土耳其、伊朗三国达成协议，在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中部霍姆斯省、大

马士革郊区和叙南部地区设立 4 个冲突降级区。除伊德利卜外，其余三个已于 2018 年被大马士革接管。
“伊德利卜冲突降级区”目前主要为土耳其支持的极端组织所控制，也是土俄主要矛盾焦点。

Dennis Ｒoss，“Why Middle Eastern Leaders Are Talking to Putin，Not Obama”. https: / /www. politico.
com /magazine /story /2016 /05 /putin － obama － middle － east － leaders － 213867

Udi Dekel，Zvi Magen，“Ｒussian Involvement in Syria: What has Changed，and the Significance for
Israel”，INSS Insight No. 752，October 7，2015. https: / /www. inss. org. il /publication / russian － involvement － in －
syria － what － has － changed － and － the － significance － for － israe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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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是俄罗斯出兵叙利亚的最大受益者之一。伊在叙利亚以及地区的被动处
境得到迅速改善，一定程度上还与俄罗斯结成了战略联盟，地区和国际孤立状况
有了很大改善。这又进一步推动沙特、阿联酋等国寻求加强与俄罗斯接触，希望
通过与俄合作促俄远离伊朗。这实际上给了俄更多纵横捭阖的回旋空间。

借助叙利亚战争，俄构建了两个脆弱的准联盟体系。一个是俄罗斯、叙利
亚、伊朗、伊拉克四国联盟。2015 年 9 月，四国联合在伊拉克建立情报中心，共
享有关“达什”的情报。另一个是俄罗斯、土耳其和伊朗缔结三国联盟，主导
了“阿斯塔纳进程”以及“冲突降级区”的建立。2016 年 12 月，俄土伊三国发
表“莫斯科宣言”，就叙利亚停火事宜达成一致并充当协议保证国，推动建立了
阿斯塔纳进程。“三国轴心联盟的缔结改变了地区战略平衡。”①

俄罗斯强势回归在一定程度上挤压了西方的活动空间，对美治下的中东安全
秩序构成严重冲击。中东国家纷纷转向俄，实际上隐含着对 “美退俄进”地区
权力新格局的接受。2017 年 9 月，以色列的一个民调显示，52%的受访者认为，

普京在中东事务中的影响力要大于特朗普②。最新的中东地区民调显示，越来越
多的阿拉伯青年人将俄罗斯当作盟友，而美国则是不可靠的盟友③。2017 年的佐
格比民调显示，越来越多中东国家将本国与俄罗斯关系的重要性置于与美国同等
相同的地位，尤其是土耳其和海湾阿拉伯国家④。

第三，借助叙利亚战争，俄罗斯一定程度改变了中东乃至地中海、非洲以及
印度洋的安全格局。叙利亚战争为在中东推广俄军事力量以及俄制武器发挥了重
要作用，推动了俄与地区国家的军事关系。俄罗斯军队经受了局部现代化战争的
实战锻炼，提升了战斗力，增强了军队信誉。俄军事装备得到了战场检验和新式
武器得到了测试。俄防长伊绍古公开表示，“俄方在叙利亚获得了丰富的作战经
验”⑤。叙利亚成为俄罗斯新型先进军事装备的主要试验场，“虎式”、“台风”和
“巡逻者”装甲车，“终结者”坦克支援战车，“伊斯坎德尔”导弹综合体，“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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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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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Kenneth Ｒ. Timmerman，“The Turkey － Ｒussia － Iran Axis”，Frontpagemag，August 22，2016.
Lahav Harkov，“Poll: Most Israels Think the World Is Against Them”，The Jerusalem Post，November 1，

2017.
Shay Attias，“Ｒussian Soft Power in the Middle East”，July 26，2019. https: / /besacenter. org /perspectives －

papers / russian － soft － power － middle － east /
Zogby Ｒesearch Services，“Public Opinion 2017”，2017. https: / / static1. squarespace. com /static /5275

0dd3e4b08c252c723404 / t /5a1b10689140b7c306258b2e /1511723112971 /SBY2017 + Final. pdf
《俄防长: 叙利亚在俄军支持下三年来彻底粉碎“伊斯兰国”匪帮》，http: / / sputniknews. cn /

military /2018102010266223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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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塔”通用平台版 T － 14 坦克，第五代歼击机苏 － 57 等首次在战斗条件下进行
了测试，在叙利亚得到了成功试用①。

第四，通过在叙利亚展示力量和取得的成绩，俄罗斯借势全面出击，积极深
度参与中东事务，以军事、经贸、能源和高科技合作为重点，积极拓展与中东国
家的深度合作，取得显著成效。从叙利亚战争到也门战争，从伊核问题到巴以问
题，从利比亚问题到波斯湾航运安全，俄罗斯几乎无处不在，充当调解人和代言
人，发言权获得很大提升。

俄出兵叙利亚，成功遏制了俄罗斯在中东影响力持续下滑的颓势，有力保障
了俄在中东的利益，扩大了俄在中东的存在，提升了俄在地区事务中的话语权，
重塑了俄作为全球性大国的形象。俄出兵之初，外界有不少悲观言论。有专家称
叙利亚将成为俄罗斯的 “新阿富汗”，俄将重蹈苏联在阿富汗失败的覆辙②。不
过，这一预测似乎失败了。俄不仅已基本实现其在叙政治和军事目标，还大大借
此拓展了中东外交，收益明显大于收获，俄并未陷入叙 “泥潭”。普京也明确表
示，总体上俄实现了在叙目标，尤其在反恐方面，俄取得 “坚实成果”，“虽不
能说百分之百地完成了任务，但总体上已完成了我们在叙利亚发起行动时设定的
任务”③。

俄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成绩，显示了俄政治、军事实力，但在战略、战术上
有很多可圈可点之处。第一，政治上敢于决断，意志坚定，行事果断。俄敢于支
持危在旦夕的巴沙尔政权，这在政治上是一场冒险，也是赌博。第二，总揽大
局，正确判断形势，抓住时机，果断出手。从 2011 年到 2015 年，俄在叙利亚战
役进入第五个年头才出兵，既是因为俄罗斯完全摸透了奥巴马不会出手推翻巴沙
尔政府的底牌，也是由于巴沙尔政权到了最危急时刻。第三，坚持师出有名。俄
既有叙利亚政府的正式邀请，又抗着反恐这杆大旗。第四，建立战术联盟。除了
叙利亚政府外，俄还与伊朗、黎巴嫩真主党、伊拉克、土耳其之间建立了不同类
型的多层次联盟，既有保巴沙尔联盟，也有反恐联盟，还有维稳联盟。第五，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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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5 月 9 日红场阅兵上将展示的超过 80%军事技术装备型号经历过实战》，http: / / sputniknews. cn /
military /201905081028410207 /

Noah Feldman，“Syria is the new Afghanistan，where war won’t end”，Bloomberg View，February 15，
2018; “Ｒussian fears of Syria becoming a‘new Afghanistan’Syrian crisis”，Al Jazeera. 29 Oct 2015; Mohammad
Mansour，“Is Syria Ｒussia’s New Afghanistan”，The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Oct 16，2015.
https: / /www. washingtoninstitute. org / fikraforum /view / is － syria － russias － new － afghanistan

“Vladimir Putin answered Ｒussian journalists’ questions” . http: / / en. kremlin. ru /events /president /
news /62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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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有限目标，进行有限干预，及时止损。俄坚持以空军为主，适当出动特种部队
和军事警察，充分利用叙政府和伊朗等地面部队，避免出动大规模地面部队。在
取得重大进展后，及时撤回主力部队。以反政府武装为主要打击对象，维护巴沙
尔政权不垮台为主要目标，避免多方作战。尽量避免与美发生直接军事对抗，与
美建立热线和战场联络制度，确保不误判、误伤。第六，审时度势，注意轻重缓
急，选择有利时机和理由解决难题。这特别表现在解决 “冲突降级区”问题上。

为避免与土耳其等方面冲突，俄先建立冲突降级区，而后再择机逐一收复降
级区。

三 务实主义主导的中东“新政”

进入普京时代的第二个十年，俄罗斯再度成为中东主要外部玩家。俄积极参

与地区热点问题，全面发展与各国关系，政治、军事、安全、经贸、投资、能
源、科技、文化和旅游等领域合作全面推进，在中东影响力达到了后冷战时代的
顶峰。为此，美主流媒体都惊呼，“俄罗斯正重返中东”①。

普京个人对中东事务给予高度重视，在推动俄罗斯重返中东方面功不可没。

这一重视体现在访问中东之频度上。自 2012 年以来，普京 17 次出访中东，足迹
遍及中东各地。普京对土耳其、伊朗、以色列、埃及以及沙特格外重视，其中访
问土耳其高达 9 次之多。普京与土领导人埃尔多安、以色列领导人内塔尼亚胡保
持密切联络，频繁互通电话。

积极参与中东热点事务是俄罗斯重返中东舞台的一个主要着力点。参与地区
热点和重大国际事务的深度与广度，既是验证一国国际影响力大小的主要标志，

也是检验一个大国实力、能力和智慧的重要标尺。近年来，俄罗斯在伊朗核问
题、叙利亚问题、巴以问题、利比亚和解、也门战争、卡塔尔—沙特外交危机、

库尔德问题、地区反恐、反海盗和波斯湾安全等地区问题上深度参与，派特使、

发倡议、提方案，发挥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在叙利亚问题上，俄罗斯参与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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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In the Middle East，Ｒussia is back ”，The Washington Post，Dec 04，2018. https: / /www. washing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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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30504ff902_ story. html; Nicu Popescu and Stanislav Secrieru Edited，“Ｒussia’s Ｒeturn to the Middle East
Building Sandscastles? ”，July 2018. No. 146. https: / /www. iss. europa. eu /sites /default / files /EUISSFiles /CP _
146.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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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并逐步成为主导方。在伊核问题上，俄罗斯是伊核协议谈判“6 + 1”机制
的主要成员，在推动核协议履行中承担了重要职责。在利比亚，俄影响力一度急
剧下降，如今借助支持东部实力派武装 “利比亚国民军”司令哈夫塔尔将军，
俄已实现重返，并成为解决利比亚事务不可或缺的一方。2020 年初，俄土围绕
土耳其出兵利比亚发生严重争执，酿成一场危机。“俄罗斯在利比亚的存在为西
方带来了新挑战。”① 在巴以问题上，俄罗斯积极调解，劝和促谈，并举办和平
对话会。在也门问题上，俄罗斯与冲突双方都保持关系，与胡塞武装有一定联
系，并发挥一定斡旋作用。针对日益紧张的波斯湾航行安全形势，俄罗斯外交部
于 2019 年 7 月及时发布《波斯湾地区集体安全构想》，提出建立俄版的波斯湾集
体安全架构②。

俄罗斯积极恢复与昔日盟友关系，重建新的盟友体系和伙伴网络，竭力打
造新的朋友圈和恢复传统势力范围。俄与埃及关系 “正在复兴”③。2014 年 2
月塞西以国防部长身份访俄，这是推翻穆尔西政权后他首次出访。8 月，塞西
再次访俄，这是其当选总统后首次出访非阿拉伯国家。埃及与俄罗斯重建了战
略伙伴关系，签署 《全面合作与战略伙伴关系条约》 ( 2018 年 ) ，建立了
“2 + 2”高级对话机制 ( 防长 + 外长 ) ，签署了一系列军事、经贸、能源、旅
游、农业和反恐合作等协议。其中包含一些重大项目: 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军火
交易; 俄为埃兴建埃及第一个核电站项目; 在埃建设 “俄罗斯工业园”④ 以及
埃与欧亚经济联盟建立“自由贸易区”。埃及外交正由昔日的 “弃苏投美”转向
今日的“弃美投俄”。

俄与伊朗战略合作持续深入。俄不仅在叙利亚问题上与伊开展紧密的政治和
军事协调与合作，还扩大与伊在军事、核能及经贸等方面的合作，向伊出售
“S － 300”防空导弹系统。俄不仅支持伊加入 “上合组织”，还有意吸纳其加入欧
亚经济联盟，推动欧亚经济联盟与伊朗建立自由贸易区，积极支持共建 “南北走
廊”。2014 年以来鲁哈尼总统 4 次访俄，普京 3 次访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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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Nikolay Kozhanov，“Moscow’s Presence in Libya Is A New Challenge for the West”. https: / /www. cha
thamhouse. org /expert /comment /moscow － s － presence － libya － new － challenge － west

“Ｒussian Foreign Ministry Unveils Concept of Collective Security in Persian Gulf Ｒegion”． https: / /
sputniknews. com /world /201907231076336766 － russian － foreign － ministry － unveils － concept － of － collective －
security － in － persian － gulf － region － /

“Could Egypt Become Ｒussia’s Springboard to the Middle East?”， Sputniknews，May 30，2017，
https: / / sputniknews. com /politics /201705301054124886 － russia － egypt － relationship /

“俄罗斯工业园”计划投资 70 亿美元，是俄第一个境外工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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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还积极重建与伊拉克的战略合作关系。经济和军事合作是俄重建与伊
拉克战略合作的主要武器。目前，俄企业在伊投资额达几十亿美元。伊向俄采购
大量军火，以减轻对美军事依赖。2012 年俄伊签署价值 42 亿美元的军火合同。
普京强调，伊拉克是俄在中东地区长期、可靠的伙伴①。美国 《新闻周刊》酸溜
溜地承认，“美国盟友伊拉克正转向俄罗斯寻求军事援助、石油交易以及国家
建设”②。

阿尔及利亚是俄长期盟友，双方有着深厚的政治、经贸和军事关系。阿是俄
罗斯在中东和非洲最早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国家 ( 2001 年) ，也是俄罗斯武器在
中东非洲的最大买家。2014 年，俄阿签署军事合作协议。通过阿尔及利亚，俄
罗斯增强了在马格里布以及非洲的地位。2009 年 12 月俄罗斯—阿拉伯合作论坛
成立，截至目前已举行五届部长级会议。

俄罗斯重建与美国在中东主要传统盟友关系，大幅改善与以色列、土耳其、
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突尼斯等国关系，并建立不同水平的战略伙伴关系。对
俄而言，这意味着在与美国的长期博弈中正取得历史性突破。俄罗斯与以色列关
系达到有史以来的最佳状态，双方在地区事务以及军事、反恐、经贸、文化等领
域保持密切合作。两国领导人保持密切交往。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多次访俄，普京
三次访以。

俄罗斯与昔日对手土耳其关系发生逆转。土是北约成员，是西方在中东的主
要盟友，也是西方遏制苏联和俄罗斯的重要前沿。但进入新世纪以来，双方关系
取得历史性突破。2011 年，两国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建立了由两国元首主持的
“俄土合作高级理事会”。普京与埃尔多安频繁会晤，仅 2017 年就在多个场合会
晤 8 次。2012 年以来，普京 8 次访土。俄土联合实施了一系列重大项目，如修建
核电站、兴建“土耳其流”天然气管线③、出售 S － 400 导弹防御系统等，夯实
战略合作。虽然双方在叙利亚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双边关系受土击落俄战机事
件严重冲击，但很快重回正轨。

受美国因素以及意识形态等影响，海湾阿拉伯国家长期以来对苏联和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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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林雪丹: 《俄伊合作打击“伊斯兰国”》，载《人民日报》2015 年 5 月 23 日。
Tom O’Connor，“U. S. Ally Iraq Turns to Ｒussia for Military Support，Oil Deals and Nation Building”，

Newsweek，July 25，2017. https: / /www. newsweek. com/us － ally － russia － military － support － oil － deals － nation －
building －641846

2014年普京访问土耳其时提出倡议。该项目计划从俄罗斯，经黑海海底抵达土耳其，然后输往希
腊和欧洲，计划投资 130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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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度冷淡，怀有敌意。这一状况目前已发生根本改变，阿联酋媒体甚至称俄阿拥
有“共同价值观”①。继 2007 年首次访问海湾后，2019 年 10 月普京再次出访沙
特、阿联酋。俄罗斯与沙特关系取得历史性突破，“两国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
期”②。2015 年 9 月，沙特副王储穆罕默德访俄，双方在能源、太空、基础设施
建设、贸易等领域达成 6 份协议，并签署了价值 100 亿美元的投资谅解备忘录。
2017 年 10 月，萨勒曼国王访俄。这是沙特国王历史上首次访俄，具有里程碑意
义。访问期间，双方共签署了 14 份合作文件，涵盖油气、核能、交通、通信、
农业等多个领域。俄罗斯与阿联酋关系持续升级。两国在政治、经贸、能源、投
资、文化、安全、军事、核能和空间技术等领域开展深入合作。2018 年，两国
宣布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俄公民在迪拜长期居住人口高达 6 万。俄罗斯与卡塔
尔关系也取得重要进展。2016 年卡塔尔埃米尔访俄时两国宣布建立战略伙伴
关系。此外，俄罗斯也与西方在北非主要盟友摩洛哥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
2016 年，摩洛哥国王穆罕默德六世 14 年来首访俄罗斯，签署能源、反恐等多
项合作协议。

加强军事存在，以军事促政治和经济，不断增强俄罗斯在地区事务上的影
响。重建地中海分舰队，在地中海开辟新战场，是一项关键性举措③。冷战结束
后，俄罗斯解散了 1967 年建立的地中海分舰队。2013 年 3 月，俄宣布重建黑海
舰队地中海分舰队。近年来俄地中海舰队规模不断扩大，并在叙利亚战争中承担
了重要角色。俄在建立军事基地方面取得重大进展。俄与叙利亚续签塔尔图斯海
军基地协议，对塔尔图斯军港进行了升级改造，并新建了新的空军基地。俄在埃
及取得临时性军事基地。2015 年 11 月，俄埃签署了允许两国战斗机相互利用对
方空军基地和领空的协议，为俄增加了在中东的落脚点④。2017 年俄埃还达成协
议，允许在埃部署俄特种部队。苏丹政府也提出希望俄在苏丹境内建立军事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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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Ｒussia and the UAE share similar values”，Gulfnews，Oct 14，2019. https: / / gulfnews. com /opinion /
editorials / russia － and － the － uae － share － similar － values － 1. 67122208

“Saudi Arabia’s Mohammed Bin Salman Meets Putin in Moscow”，The Nation，May 30，2017. http: / /
www. thenational. ae /world /europe /saudi － arabias － mohammed － bin － salman － meets － putin － in － moscow

Michael Peck，“The Mediterranean: The Ｒussian Navy’s New Playground? ( NATO Worried?) ”．
https: / /nationalinterest. org /blog /buzz /mediterranean － russian － navy% E2% 80% 99s － new － playground － nato －
worried － 84966

“Ｒussia negotiates deal for its warplanes to use Egypt bases”，https: / /www. timesofisrael. com /russia －
negotiates － deal － for － its － warplanes － to － use － egypt － bas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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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①。若俄同意，将为俄进入非洲、红海及印度洋提供重要跳板。
此外，俄还参与国际护航，加强了从红海到亚丁湾的军事存在。2019 年，

俄罗斯联手伊朗、中国在波斯湾举行军演。俄军事介入叙利亚后，伊朗还罕见地
为俄空军提供过境通道和转场的空军基地。

军售是俄向中东拓展影响力的最重要工具。武器出口不仅可以赚取利润，还
可以增加政治影响。目前俄只占中东武器进口的 10%，远低于美欧的市场份
额②。对俄而言，空间依然很大。阿尔及利亚、伊朗、叙利亚、利比亚、伊拉克
和埃及是俄武器在中东的传统买家。近年来俄在土耳其、海湾国家也有斩获。
2013 年美暂停对埃 15 亿美元军事援助后，俄罗斯迅速跟进。2014 年 9 月，双方
达成价值 35 亿美元的军事合作协议。在伊拉克，2013 年以来俄向伊出售了价值
50 多亿美元的军火。在阿尔及利亚，2014 年达成 27 亿美元军售协议。在伊朗，
2015 年 1 月，俄伊签署军事合作协议。2015 年 4 月，普京总统签署法令，取消
俄向伊出售 S － 300 的禁令。此举被视为有可能改变地区军事平衡的行动③。值得
一提的是，俄还打进了长期为西方所垄断的海合会成员国以及土耳其的武器市
场。阿联酋、卡塔尔、沙特、土耳其等国纷纷采购俄军火，价值高达上百亿美
元。土耳其不顾美国反对和制裁，执意购买俄 S － 400 导弹防御系统，价值 20 亿
美元。2017 年，俄与沙特、卡塔尔签署军售谅解备忘录。沙、卡两国还提出购
买 S － 400，在西方引起震动。阿联酋与俄罗斯还联合进行武器研制和生产，如
联合研制第五代战斗机。2019 年 5 月，特朗普不顾国会反对执意批准向阿联酋、
沙特和约旦出售价值 81 亿美元的军火，主要理由就是担心俄罗斯和中国抢占军
火市场④。据兰德公司研究，2011 以来俄在中东军售市场平稳上升，2015 年中东
占俄对外军售的 36%⑤。

核能合作是俄罗斯进军中东的又一重要武器。除了 20 世纪 90 年代伊朗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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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苏丹高官: 苏丹愿意在红海建立俄军基地》，http: / / sputniknews. cn /military /2017112910241
54144 /，2018 － 1 － 31.

Alexey Khlebnikov，“Ｒussia looks to the Middle East to boost arms exports”． https: / /www. mei. edu /
publications / russia － looks － middle － east － boost － arms － exports

Clint Hinote，“Ｒussia’s Sale of the S － 300 to Iran Will Shift Military Balance”，Newsweek，23 April，
2015.

Jesus Ｒodriguez and Matthew Choi，“Trump: Saudi Arabia would turn to Ｒussia，China if U. S. ends arms
sales over missing journalist”，Oct 11，2018. https: / /www. politico. com /story /2018 /10 /11 / trump － getting －
closer － khashoggi － 893494

James Sladden，Becca Wasser，Ben Connable，Sarah Grand － Clement，“Ｒussian Strategy in the Middle
East”，ＲAND Perspectives，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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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尔核电站外，近十年来俄与土耳其、伊朗、苏丹、埃及、约旦、阿尔及利
亚、阿联酋、沙特和突尼斯等多国签署了核能合作协议。俄不仅为伊朗、约
旦、土耳其和埃及等国建设首座核电站，还积极提供人才培养、技术和材料供
应等方面支持。2010 年，俄与土耳其签署修建土第一座核电站协议，价值高
达 220 亿美元。2018 年 4 月，土第一座核电站阿库尤核电站开关建设，土总统
埃尔多安和俄总统普京在安卡拉以视频连线方式出席开工典礼。预计 2023 年
完工。2012 年，俄与阿联酋签署核能领域合作协议，俄将为阿第一座核电站
提供铀燃料以及铀转化与铀浓缩服务。2014 年，俄与伊朗签署新的核能合作
协议，计划为伊建设 8 个发电机组。2015 年 1 月，俄与约旦签署价值 100 亿美
元的核电站建设协议。2014 年 9 月，俄与阿尔及利亚签署和平利用核能的政府
间协定，俄将为阿提供人才培训以及帮助阿建设该国第一座核电站。2017 年，
普京访埃并出席埃首座核电站———塔巴核电站项目的签字仪式。该项目总投资
约 300 亿美元，是俄埃两国最大合作项目。2016 年，俄与突尼斯签署核合作协
议。2017 年 10 月，俄罗斯与沙特签署和平利用核能合作政府间协议。2017 年
6 月，俄与苏丹签署和平使用核能领域合作备忘录，同年 12 月，双方正式签署
了原子能利用协议。

经贸合作在俄新中东外交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俄罗斯大力开展与中东国
家的经贸、投资、能源、科技和旅游合作，并取得一系列积极进展。2019 年俄
罗斯与西亚北非国家的贸易额约 468. 71 亿美元，比 2011 年略有下降。土耳其为
俄罗斯在西亚北非地区最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高达 260 亿美元。俄罗斯与海
合会国家的经贸合作是俄对中东经济合作的一个亮点，双方在贸易、投资、能源
和科技等方面开展了深入合作。俄与 GCC成员国贸易额由 2011 年约 27 亿美元增
加到 2019 年约 41 亿美元 ( 见表 1) 。

在投资领域，俄吸引海湾投资取得重要进展。卡塔尔投资局 ( KIA) 在俄投
资超过 25 亿美元。2016 年，卡塔尔投资局投资俄罗斯石油公司，成为该公司的
第三大股东。2015 年，沙特公共投资局 ( PIF) 决定将在俄投资 100 亿美元。阿
联酋的两大主权财富基金阿布扎比投资局 ( ADIA) 和穆巴达拉投资公司也承诺
在俄投资数十亿美元。穆巴达拉公司与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 ( Gazprom) 建立
合资企业，在俄开发油田。俄罗斯直接投资基金与 GCC 的主权财富基金开展合
作，签署多项联合投资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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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过去十年俄罗斯与西亚北非诸国贸易统计① ( 单位: 美元)

国别 2011 年 2019 年

阿尔及利亚 2 486 908 927 3 393 930 360

阿联酋 1 488 976 328 1 835 220 289

埃及 2 820 171 376 6 246 423 318

科威特 356 597 277 554 370 827

约旦 350 307 987 390 125 398

吉布提 94 238 623 25 084 039

卡塔尔 54 583 961 82 605 597

沙特 851 973 586 1 667 159 568

苏丹 171 129 184 275 061 748

突尼斯 1 155 424 782 656 753 955

摩洛哥 1 810 065 707 1 276 687 513

利比亚 123 557 089 156 343 734

土耳其 31 709 839 897 26 034 254 715

伊朗 3 757 469 300 1 588 897 811

伊拉克 99 645 010 264 467 041

以色列 2 849 603 943 2 250 108 045

叙利亚 1 991 064 219 173 845 243

总计 52 171 557 196 46 871 339 201

在能源领域，除核能合作这一亮点之外，俄罗斯还在三个方面有重要收获。

一是与伊拉克、阿联酋、伊朗、阿尔及利亚、土耳其和利比亚等国签署价值上百
亿美元的油气开发协议。二是与沙特、阿联酋和卡塔尔等海湾国家由竞争走向合
作，开展了有力的能源政策协调，确立了 “欧佩克 +”的合作模式，与欧佩克
建立了“建设性对话”关系②。俄罗斯与卡塔尔还在天然气领域开展紧密协调。
2018 年 1 月，俄与阿联酋签署共同稳定国际能源市场协议。三是与土耳其合作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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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数据来源“今日俄罗斯” ( ＲT) 的俄罗斯对外贸易统计 ( https: / / en. russian － trade. com / ) 。其
中缺巴勒斯坦、巴林、阿曼、毛里塔尼亚和索马里五国数据。

“Vladimir Putin answered Ｒussian journalists’ questions” . http: / / en. kremlin. ru /events /president /
news /62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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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俄天然气西输南部走廊重大项目 “土耳其溪”。2020 年 1 月，“土耳其溪”天
然气管道正式启用，普京总统亲赴土耳其出席启用仪式。据悉，建成后管道可向
土耳其和欧洲年输送天然气 315 亿立方米。该项目的实施是俄与中东能源合作的
重大突破，帮助俄打破对 “北部走廊”依赖，实现绕开乌克兰向欧洲输送天然
气。正如《华盛顿邮报》指出的，能源在普京中东政策中占有很重要地位，它
决定了俄将继续加深在中东的存在①。

结 语

自沙俄时代以来，不同历史时期俄罗斯与中东关系有不同特点。从沙俄的侵
略性政策到苏联的争霸中东，从叶利钦时期的收缩到普京时期的重返中东，可以
看出俄罗斯中东政策的历史演进有三条较为清晰的脉络: ( 1) 俄主导中东事务
欲望已大大下降，实现了从主导到参与的转变。 ( 2 ) 由殖民、争霸的主从关系
向合作型伙伴关系转变。 ( 3) 由高度意识形态化向务实主义转变。虽然普京谋
求以大国身份重返中东，但其政策并未脱离现实，务实主义仍是主基调。对俄重
返中东的实际影响不应给予过高估计。俄出兵叙利亚，实际上也是背水一战，是
一场为扭转在中东持续下滑颓势的阻击战。美国的战略收缩也为俄重返中东，创
造“中东奇迹”提供了很大空间。俄重返虽对美构成严重挑战，但短期内并不
能改变该地区仍由美国主导的局面。尽管俄美在中东的竞争与博弈较以往激烈，
但很难回到冷战时期美苏两极对抗的局面，“新冷战”恐难出现。囿于实力，当
前俄重返中东地位还不牢固，未来仍充满挑战。即使在叙利亚，俄仍面临如何将
军事胜利转换为政治上的胜利的艰巨挑战，受到来自美国、土耳其、以色列的多
方制约。

( 责任编辑 胡 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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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Nicholas Trickett，“Why Putin’s oil maneuvers will keep Ｒussia in the Middle East”，The Washington
Post，April 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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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Secondary Player to Major Player: Evolution of Ｒussia’s Middle East Poli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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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ring the Cold War，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 had been seeking
hegemony in Middle East and the two big powers dominated this region. With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Ｒussia’s role in Middle East
suffered a disastrous decline. Due to the political turmoil，shrinking of power，and a
fundamental change in its foreign strategy，Ｒussia has for a long time reduced to a
secondary player in Middle East affairs. In the Putin era，Ｒussia’s position in Middle
East has gradually increased. Especially after entering the second decade of the new
century，in response to the new chaos in Middle East，Ｒussia has made active efforts to
return to Middle East by virtue of the Syrian war，and once again become a major player
in Middle East. “US out and Ｒussia in”has become a distinctive feature of the current
geopolitical situation in Middle East. However，due to limited power，the role of Ｒussia
in this region is still not comparable to that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Putin’s Middle East policy still adheres to pragmatism and thus the Middle East
is not placed in a“New Cold W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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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djustment and Trend of US’s Central Asia Strategy
Yang Yucai and Yuan Yi

The new version of US’s Central Asian Strategy announced in February 2020shows
that Trump attempts to get out from Afghanistan，consolidate its regional influence and
strengthen the containment of China and Ｒussia in Central Asia. It is the success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US’s Central Asian strategy sin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In the
past 30 years， the US’s regional strategy has experienced four periods: ( 1 ) power
vacuum soon after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 2 ) the great development of the global
counter － terrorism alliance after 911; ( 3 ) strategic re － balancing in the context of
withdrawal from Afghanistan; ( 4) the new era of regional strategy facing the competition
of great powers. The US’s Central Asian strategy in different periods shows its
comprehensive utilization of policy approaches and strategic means in various fields such
as politics， economy， diplomacy， and military， and its regional strategic go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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